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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艺术家坚持着用行动、
用作品、用强烈的使命感去证明、诠释
艺术在人类发展中应负起的精神责任
和承担起的社会反思作用。这些艺术
家以悲悯之心为底色，给人们传播着
善意的秘诀，为推动艺术的前进不断
反思，时刻关注着国家在历史长河中
的发展趋向。从十几岁便开始与陶瓷
为伴的陈硕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家。近
日，他来到海南与艺术爱好者进行真
诚的交流。

艺术的实修者

1972年出生于福建的陈硕有着闽
南人性格中特有的温柔却也不失北方
人性格中的豪气，说话间时不时爽朗
地笑上几声，这与他在艺术追求中辗
转过多个城市的经历有关。1992年于
福建工艺美术学校毕业以后，陈硕从
厦门到瓷都德化，从艺术中心北京再
到成都，在鼓浪屿开过自己的陶艺工
作室，也在德化陶艺家协会当了一年
的会长，现于成都浓园国际艺术村个
人独立工作室从事着艺术创作。

说起在瓷都德化的经历，陈硕笑
称，“我当初从鼓浪屿去德化的初衷是
想安心创作，想将这个地方当一个过
渡”。但是随着当地艺术家们的聚集
和在个展上的大放异彩，陈硕被推上
了新成立的德化陶艺家协会的会长位
置，因为对于此地来说，曾经过客和旅
者的设定让他一度推辞，但是后来强
烈的使命感也让他答应了下来，“不管
怎样，我应该先撑起来”。

作为举办过多次个展、参加过各
种艺术雕塑邀请展的艺术家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简称IAC）
新成员的陈硕来说，一直以祖国的传
统陶业为荣。“中国作为一个瓷的国
度，是很多陶艺家都想来朝拜和朝圣
的地方。”但他也谈到在某些时候会忧
虑于中国当代陶瓷在创新和创意上跟
西方相比落后的状况，“我们的传统陶
业这么辉煌，所以想好好地去做，就一

直坚守着”。
与此同时，陈硕也有着浓

郁的艺术家气息，绑着辫子
的发型、清晰的逻辑思维，
分析问题很有个人见
解。他说：“我希望自己
是一个艺术的实修者，能
有睿智的气质，同时我希
望作品有一种安静，淡定的
气质。”

对于陶，陈硕总觉得“和
它有某种莫名的牵扯”。这

也许和他的性格、成
长、经历有关，陶
瓷有内敛、亲
和、典雅、安静

等特点，“选择
它，是因为和这些特

点有着内在的默契，自然
也会在创作中流露，有时
我感觉分不清是自己在

塑造作品，还是作品在塑造我”。

十几年未变的作品冲击力

此行中，一同来海南的陈硕好友、
作家陈新对他的作品感慨良多。“我那
天看陈硕十几年来的作品流变，有一
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作品始终
反映着他的思想，力度非常犀利。”

陈硕早期的作品，如《不乖》、《婴
儿》系列、《早熟娃娃》等，从直观的角
度给人以十分震撼的冲击力，但实际
上也反映了他在思想认知中的深度和
锐度。“2008年以前我创作《早熟娃娃》
系列时是带有时代反思的意味，因为
当今时代大家都在追求快速发展，而
快速发展肯定会造成快速消亡，当时
就想到借用娃娃这个生命体来作为创
作主体，因为娃娃是脆弱的，同时也是
最有代表性的载体，一个头很大、生殖
器很大的变异娃娃会让我们想得很
多，当下的生活状态，从心性到物性都
在催化和被催化。人的自我在膨胀，
生态环境在恶化，这些都危害人类乃
至于生存的地球。”

令陈新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陈硕
在他的恩师去世的时候创作出来的
——《伤逝的歌》。《伤逝的歌》创作于
1999年，当时的陈硕还在德化陶艺协
会当会长，忘年交的恩师因为车祸，意
外去世了。据陈硕回忆，“我们经常在
一起谈艺术，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还
经常画素描、写书法、练字帖。而在艺
术上他也有很多敏锐的见解，基本上我
都很认同。他也一直很欣赏我”。为了
纪念恩师，陈硕在恩师走后的第二天，
用半天的时间一口气创作完成了《伤逝
的歌》，告慰亡者。“我是在哭的时候做
完的，边哭边做。我在人的背上放了一
只鸟，鸟踩在人的背上，像是人与鸟在
交流的状态，而这只鸟也喻示着灵的升
华。”陈硕在作品里面留下了他当下千
回百转的思考。

陈硕承认，有两种因素会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到自己的创作。“一是批判
的思维，即文化反思、时代反思、自我
反思；另一个是认同的思维，即文化认
同、时代认同、自我认同。”正是这种在
作品中更多关注着雕塑语言的一种阐
述而非材质的表达，才会带给观者这
么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力吧。

“将碎就碎”的智慧：瓷片拼接

从2008年开始，陈硕就着手于创
作瓷片拼接系列了。武士盔甲、玫瑰
花、动物骨骼……陈硕用碎片去解构
陶瓷，从表层来打造雕塑的形态。

在长期探讨陶瓷材质和繁琐反复
的实验过程中，陈硕开始变得安静和
内敛，也开始思考得更深入。“陶瓷材
质是一种静态材质，它的材质特点是
易碎、不方便搬动。然而想要融入当
今时代背景下多样性、多变性、竞争
性、商业化所堆积出来的当代艺术，我
不得不去寻找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于是，首先从“将碎就碎”的逻辑
思维开始，陈硕肢解瓷片，然后再用铜
丝连接，使它形成软性结构，这样的调
整也使作品不那么易碎。“转化它的性
格特点后可以实现更多的可能，当然
这种可能也让你要接受更多的繁琐和
寂寞，一片一片的瓷片，需要你慢慢地
去完成，肢解的形态让你对成品有更
多的未知，只能心平气和地去体验创
作。没有观念，没有教化，有的只是在
当下禅定状态中感受‘真’的价值。”

陈硕把“瓷片拼接”当成一种可能
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创造的目的去尝
试。“此前，我尝试着把陶瓷材料在形
态和工艺中实现各种表达的可能，当
时也做了《爬行》和《船》两件瓷片拼接
作品，但材质工艺的繁琐和感性的思
维不断矛盾，使作品不能如愿地实现，
只是积累了方法和步骤。”

在慢慢的摸索中，陈硕终于找到
了呈现瓷片拼接作品的一个合适的平
衡点。“我把速度慢了下来，基本上每
件作品用掉我三个月的时间，我调动
所有积累的经验来解决所有过程中的
问题，比如烧成收缩，材质变形，成型
结构等等问题，让材质不成为障碍，而
是更好地在思维中呈现。”陈硕如此总
结他的瓷片拼接系列作品，“从形象上
看它是复杂的加法作品，但在我的内
心深处，却是一个减法过程。”

在中国文化长河里，每个时期的
艺术都是对自身文化系统的承载，它
建立在传承以及与当下契合的关系
中，作品的深度决定于艺术家对自身
文化背景的感悟深浅。因为瓷片拼
接，陈硕也对当代艺术进行了重新理
解，重新调整了个人的创作心态。“就
好像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断
层，怎样去完善和守本创新，不只是题
材和内容的把握，关键是心态上的继
承，不盲从”。对于接下来的探索，陈
硕希望能够不断地去解读自我、解读
东方“意气”的存在，“让它与现代环
境、当代建筑、当下社会人文一起共
生，创造更多的存在可能。”

“艺术的好处何在？”
艺术在现代人的话题中，
常常被问起其价值几何，
若非如此，它就好像变成
了一种毫无结果且无意
义的活动。10月16日，
应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和闵子工作室的邀请，
知名陶艺家陈硕被邀请
到海南进行《当代陶艺》
演讲活动，与海南艺术
家、大学师生和陶艺爱好
者进行一次近距离的交
流，令听者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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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陈硕提供）


